
第４０卷第３期
２０１７年９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４０，Ｎｏ３
Ｓｅｐ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２８

作者简介：张楚廷 （１９３７－），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师范大学前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名誉校长，主要

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研究。

语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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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有人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其实，对于一个人而言，语言即他的生命；他的语
言的发展，即他生命的发展；他的语言的丰富即其生命的丰富；他语言的活力即生命力。一所

学校的水平，无论大中小学，都取决于 “他们把怎样的语言、怎样给了学生”。学校语言成块出

现的形式是课程，学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课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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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语言是 “思维的外壳”，语言是一种

“工具”。我曾深深质疑：语言只是工具吗？语言

只是一个壳吗？只是乌龟或甲鱼身上披着的那个

壳吗？只是蜗牛身上驮着的那个壳吗？

文学院的一些教授说，我驾驭汉语言文字的

能力还不错。那只是说我有一个壳吗？我有几件

工具吗？如果我这样看，那实在是对语言有所不

敬啊。我对语言深深的情感，只是对工具的一种

情感吗？

我自己所熟悉的语言，计有汉文字语言，数

学语言 （我十分喜爱的语言之一），还有音乐语

言。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物理学

有物理学的语言，天文学有天文学语言，地质学

语言，海洋学语言，哲学语言，教育学语言，管

理学语言，美学语言……那都只是一个一个的工

具吗？

隔行如隔山，这座 “山”就是语言。没有共同

语言，就是没有共处的一座山。我自己说过外行

话，也听过别人说外行话；但是，我在做校长时，

曾努力与各学院的院长们有共同语言，多少懂一

些，样样都很深是很困难的。万金油虽然好，可

它的作用难以持久；所以，还是要深一些。我做

校长的体会之一，是知识面要适当宽一些，不过，

这应当是以在一两门学科上比较精深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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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哲学修养，我求甚解的习惯，让自己不太可

能只浮在表面的。外壳、工具，就是表面的东西，

还必须是有血有肉的。

聋哑人有自己的肢体语言，盲人有盲文，似

乎是靠触摸的。无论是何种人，都会有自己的语

言的，这不只是工具，而是生命本身；无论何种

人，都是活生生的生命，都有活生生的语言，且

语言与生命关系之密切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但

是，只要仔细琢磨一下，也可以逐步想象到这种

关系的密切程度。

母亲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看着自己的小孩

一天天长大了，很高兴；听见小孩突然讲出一个

新词或一句从未听过的话，也是特别高兴的。为

什么呢？一天天长大了，长高了，是生命的成长，

说出一些新词、新句来，也是生命的成长。

跟儿孙辈在一起，叫作享受天伦之乐，乐在

何处？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看到儿孙辈各方面

的成长，包括语言方面的成长。他们上学，从小

学、中学到大学，年级在增长，知识在增长，在

很多方面便表现在他们语言的丰富和发展。无论

是做数学习题，还是练习写作文，都是在学习和

运用语言。还有学理化、学音乐、学舞蹈、学体

育，都是在学语言，不同的语言。通过语言的丰

富而知晓更辽阔的世界，这是视野的拓宽，生活

的充实，也一定是生命活力的增长。

有一种人叫作语言大师，他们绝非是工具师。

说相声的，如侯宝林这样的人，算不算语言大师？

听说普希金是一位语言大师。为什么这样称呼他，

我不很清楚。我猜想他是一位诗人，而诗人大约

是语言师，是不是大师呢？如果凡诗人都是，语

言大师就不少了。这个 “大”字可能就用过了一

点。“大”的东西应当没有那么多。称得上辩证法

大师的就十分稀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之外，

可能就不多了。还有一个称呼叫 “大家”，我没有

研究过 “大师”与 “大家”孰重孰轻。

教育是干什么的？学校是干什么的？可以有

许多种类的回答，但回答之一可以是：给人语言

的，教人语言的。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再到

研究生，所学的语言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专门，

越来越深奥，与此同时，人在成长，人在变得越

来越高大。这些语言中，包括了一些生活语言，

人手足刀尺，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酸甜苦

辣，日月星辰。有关自然的语言，有关人间的语

言，有关社会的语言。

诗的语言尤其可以说明 “语言是工具”的观

点是有多么不妥。诗是最凝练的语言，包含有更

多想象的语言，也是最绚丽的语言。唐诗是我们

民族文化的瑰宝，它特别凝练，特别深刻。背诵

一些唐诗，也可增长智慧。

通常认为，歌曲包含三次创造。作词是一次

创造；谱曲又是一次创造，同样的词可谱不同的

曲；演唱是第三次创造；同一支曲，不同的人演

唱，是不同的艺术。同一首 《卓玛》，仅我所知，

就有五种不同的演唱。在我看来，云飞的独唱是

最好听的；四川省合唱团的合唱 《卓玛》最壮观、

最优美，自然也是最动听、动人的。

我也写过一千多首诗，能唱一千多首歌，然

而这只是一千多个工具吗？

人们常说，乡音是一个 “名片”。如果在异乡

听到同乡的声音，特别亲切，不必赘言 “你的语

言告诉我，你是我的同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

汪汪；这眼泪是随着自己熟知的语言而落下的。

在听我讲课或演说后，就有学生或听众凑拢

来问我： “张校长，你是常德人吧？”我开玩笑地

回答： “是常德的”。然后马上补一句 “挨到的”

（意即 “邻近的”）。我们湖北沔阳与湖南常德，是

同一个语系；更大一点的范围是包括武汉、成都、

贵阳等地区的语系。

除了一些太土而其他地方的人可能听不懂的

字词外，我的口音都还是儿时在沔阳形成的，并

且还是沔阳长
!

口那个小镇上的口音。我的祖籍

是湖北天门，父辈、祖辈都是天门的。我父母从

侨乡天门去了印度尼西亚，回国后一直定居在沔

阳，为什么从印尼回国后，没回天门老家？我不

知道，也没有问过父母。当然，我也明白，社会

的迁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是，如何具体地理

解，并不是很清楚。

从好的方面说，我乡音未改，常念家乡情；

从差的方面看，是我的语言能力差。在武汉生活

了５年半，却不会说武汉话。在长沙生活了６０多
年，能说长沙话的一个一个单词，连成句子就不

行了。我始终还没学会长沙话，对不起长沙啊。

当然，我并非在语言能力的一切方面都不行，

我的书面文字表达能力就还可以，驾驶汉语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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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还受到称赞。达到写诗的地步更能证明我的语

言水平不太差。

还有一点，直至今天，我还在学习，凡不认

识的字或对其含义不太清楚的，我一定去查字典；

我还有一部活字典，蒋冀骋是语言学家，我常常

向他讨教。活到老，学到老。对于我来说，一个

实实在在的学习方面，就是语言文字的学习。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８日，应长沙市开福区教育局谭
局长之邀，我讲了 《哲学在哪里》的一场学术报

告，面对的是开福区的中小学校长、教务主任。

三月初至五月初，我还应邀在麓山外国语学校讲

了 《初中生哲学》。这让我感受到社会对哲学的兴

趣在增长，尤其是学校教育的哲学兴趣在增长。

对此，我有万分的欣喜。

在今年６月２８日的学术演讲中，我涉及了文
化哲学 （语言哲学是其中一部分）。在言及于此

时，我又有收获，知道了文化哲学起源于１８世纪，
而代表人物便是意大利的维柯和德国人赫尔德。

只要我讲述的，我都力求弄明白来龙去脉。

何止是演讲，在我的论著中，也如此注意学

习。不少人知道我有相当多的著述，百部以上的

著作，千篇以上的论文，千首以上的诗；可是，

这背后也包含了我的学习过程。或许输出得多一

些而输入得少一些。从某个角度看，这与我对已

获得的文字语言进行整合，使之发酵的能力尚可

有关，这样才有较多的输出。

善于研究的前提，是善于学习。一方面，我

所习得的哲学和数学，是我学习和研究的结果；

另一方面，哲学和数学又告诉我如何更好地学习

和研究。由此可知，在所有的输入中，哲学和数

学还是最珍贵的，无论对什么人都是如此。

语言究竟是什么呢？对于一个人而言，语言

即他的生命。他的语言的发展，即他生命的发展；

他的语言的丰富即其生命的丰富，他语言的活力

即其生命力。

一所学校的水平表现在哪里呢？大中小学的

水平都取决于：它们把怎样的语言、怎样给了学

生？中小学多是基础性语言，大学时就有了专门

性语言；到了研究生阶段更为专门，在念博士的

时候，还需哲学语言。欲达到哲学高度，必有相

应的哲学语言伴随；不同学科里的博士修读的也

可能有相关的专门哲学。

学校语言成块出现的形式是课程，因此，学

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课程水平。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给学生提供一万门课程，这是它高

水平的标志之一。数量与质量一般是相联系的，

众多门数课程的质量差不到哪里去。换言之，一

万门课程就是一万套系统的语言。因而，一万门

课程就意味丰富的语言。

语言是什么？ “胡塞尔认为语言是使认识成

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

的住所；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

一方式”［１］。这三位一个比一个说得好，这才是

哲学家之所言，这才是语言哲学。 “外壳论”、

“工具论”与这些观点相比，可能不只是肤浅的

问题。以上，三位都是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的德国
哲学家。这让我们又一次看到，康德把 １９世纪
的德国带上了哲学的道路，一大批哲学家、思想

家在德意志土地上出现，就像魔法呼唤出来的一

样 （海涅如此形容过）。并且，由此带来了德国

在科学、文化、经济等各领域的全面繁荣。这是

人的威力，思想的威力，哲学的威力，那些

“家”的威力。

语言乃 “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这句话

意蕴特别深刻。人类何时能离开语言？早期的人

类只有口头语言，近五千年来，有了文字语言，

这样，人类就在拥有世界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

五千年来文明的发展是与人类语言的发展相依相

随的。

那些创造着的人，必在不同程度上创造了语

言。那些诗人、艺术家，不只创造了诗和艺术，

也必创造了语言。数学家们创造了十分独特的语

言，简洁且优美，优雅且深刻。文学家、史学家、

哲学家都相伴着语言创造。还有语言大师啊。

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每个人的

语言也是每个人拥有世界的方式。这样，一个人

拥有世界的过程，也就是其语言发展和丰富的过

程。由此，我们还可看到，这个拥有世界的发展

过程，与人的发过程、生命的历程都是同步的。

人类如此，单个的人也如此，人的一生也就是其

语言发展变化的一生。

跟小孩子的对话是让小孩子成长的基本途径。

一个和睦的家庭包括有经常的、和谐的对话，其

中还有讨论和平等的争论。而这就相当于让小孩

子有了一个自由发展语言的环境。有效的家庭教

育，就在于有否有效的语言传递交流。

延缩到学校教育，从根本上说，就是发展学

生语言，让他们拥有一个越来越拓宽的世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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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呢？教师自己必不断丰富自己的语言，锤炼自

己的语言，让语言达到艺术的水平，比相声演员

说得更动听，更有趣，更深刻。我教书至今５８年
了，一直在锤炼自己的语言，不敢懈怠。否则，

对不起学生和学生的父母，也对不起我的父母和

先祖，对不起教育事业，实在也是对不起自己的

良知。

学生们，熟悉我的教师们，听过我演讲的同

仁们，都认为我的讲授和演说有几分幽默与诙谐。

不少中青年教师想要学我的幽默。但另有一些教

师说，这不是学来的。估计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是从哪个门缝里跑出来的吗？因为有这个现象存

在，也因为存在着相关议论，所以我也思考和分

析自己的语言发展过程。

如果说我的语言习惯与风格，是自幼以来就

开始了形成过程的，这应当不为过。

我的父亲就是喜欢说说笑话的，我们生活的

那条小镇，上街有两兄弟，陈济汉、陈济华就是

常说笑话的，并且，他们兄弟俩还有一个理论：

与人在一起，就是相互带来快乐。我在那条小街

上生活到了十一岁时，就离开家乡，到武昌读书，

后来又到汉阳读书去了。可是，我在那人生最初

的十一年里就打下了一些语言基础，包括在父母

和邻里的智慧的耳濡目染之下受到的影响和熏陶，

是一直起作用的。

１９５５年上大学，我把陈氏兄弟的那套理论自
然地融入大学生活，我一直做班长，这给了我更

好的机会，跟同窗快乐地生活，用我们特有的语

言。除了普通语言外，我们的数学语言也日益丰

富，连同学们相互取诨名也使用了数学符号。当

然，如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快乐的语言局面，

在１９５７年后顿时消失了。到了拨乱反正之后，快
乐且幽默的语言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

显然，教学给了我学习和增长语言智慧的极

好机会，在长期的学校管理中做着管理，也于其

中学习到一些特别的语言。教了２５门课程，每门
课程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我教着，也就在更好

地琢磨和学习着多种语言。我做过了近７００场学术
演讲，这似乎是在给别人一些什么，却也都是在

自己给自己丰富着语言。

我的一个习惯或信念可能很有利于我学习和

锤炼自己的语言，那就是总想说自己从前没说过

的话。写诗不一定押韵，但我喜欢押韵。为了押

韵，也促使自己有更多机会学习和运用语言。我

的１２０８首诗，无一不是押韵的。有些诗是同一个
韵母用到底的。例如，我的那首长诗 《自述—我

的三字经》就是一韵到底的。

这样，我就可以体会到伽达默尔的话，一个

人的语言是他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动态地说，

人的语言在不断丰富的过程中，他所拥有的世界

也在不断丰富和扩大；欲要拓宽自己的世界、丰

富自己的世界，唯一的道路就是拓展自己的语言。

语言是工具、是手段之说，无非是说语言是

我们手中的一根拐杖，语言丰富的人不过是多了

几根拐杖。这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看法，实

在是相距太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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